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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乌素：“沙漠”没有消失，只是被人类缚住
本报记者梁娟、姜辰蓉、毛海峰

前不久，“毛乌素沙漠在榆林消失”的消息，让
许多人震惊、质疑、好奇、向往。最近，草地周刊记
者行走陕西省榆林市境内毛乌素沙地腹地调查发
现，已经很难看到较大片沙漠地表，一些影像作品
拍摄沙漠题材只好到其他地方选址。但同时，在绿
油油的植被之下，覆盖的腐殖质和土壤碳化层很
薄很薄，扒开表层仍然是厚厚的又干又细的黄沙。

用当地治沙劳模和干部群众的话讲，毛乌素
消失的是流动沙丘，而不是沙地。重建毛乌素沙地
生态系统，恢复千年之前曾经的水草丰美，仍然需
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

“毛乌素沙漠”其实不是沙漠，而是中国四大
沙地之一。榆林市林业和草原局专家说，沙漠和沙
地的形成原因有所不同。沙漠的形成以自然原因
为主导，人为因素起辅助作用；沙地的形成人为因
素起首要作用，自然因素为辅。但长期以来，毛乌
素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为“沙漠”。

毛乌素沙地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和内蒙古鄂尔
多斯市之间，沙区占榆林市 56 . 1% 的面积，风沙
肆虐、土地贫瘠曾长久困扰着当地。“山高尽秃头，

滩地无树林。黄沙滚滚流，十耕九不收”，是许多上
了年纪的榆林人挥之不去的记忆。

而 1000 多年前的毛乌素并不是荒凉的模样。
这里出土的史前遗址和汉代墓葬表明，毛乌素曾
经水草丰美，有着成片的水田、成群的牛羊和多种
多样的野生动物。唐代以来，这里成为兵家必争之
地，战乱频繁，元明以后更是滥垦滥牧。到新中国
成立之前，毛乌素沙化程度达历史之最，逐渐退化
成为不毛之地，已经严重影响当地群众的生产生
活。流沙不断侵蚀，榆林古城也岌岌可危。

历史性转变始于上世纪 50 年代，在国家的支
持下，当地人开始了近 70 年的治沙造林历程。如
今，来到毛乌素，昔日的滚滚黄沙已蛰伏在绿油油
的植被之下。蓝天、白云和无边辽阔的大地，组成
令人流连的塞上风光。

2018 年，第 24 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
纪念大会在榆林召开。联合国副秘书长莫妮卡·巴
布在贺信中说，中国是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主席国，
希望中国在推动公约履约事业上继续发挥引领作
用，让中国荒漠化防治的智慧、方案惠及全球。

千年时光荏苒，毛乌素滚滚黄沙已被绿色植
被所缚。而对那些誓将沙漠变绿洲的人们来说，这
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

1000 多年前曾经水草丰美

“毛乌素”是蒙语，意为“不好的水”，荒沙地、
盐碱水似乎是毛乌素的标志。但时光回溯千年，这
里却是水草丰美之地。

石峁遗址是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史前龙山时
期至夏的遗址，占地面积超过 400 万平方米，雄踞
在黄河流域苍茫的陕北高原上。在 4000 年前，石
峁城是黄河流域的“王者之城”，其面积相当于故
宫的 5 倍多，由三重组成，以皇城台为核心，内外
城环绕拱卫中心，是一个等级分明的都城型城市。

石峁遗址的核心区——皇城台依山势而建，
从地面的河沟开始用石头包着夯土逐层垒起，石
砌的城墙在 4000 年的风雨洗礼下依然坚挺。

登皇城台向四周看去，连绵的山，交错的
沟——这是典型的陕北地貌，正如当地民歌中所
唱，“见个面面容易，拉话话难”。再往北去几十公里，
就是毛乌素沙地。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中，4000 年前
的人们，如何修建起一座规模如此宏大的古城？

考古专家表示，4000 年前，这里地貌的起伏
更为缓和，河流交汇、水草丰美，石峁古城及其周
边部落不仅种植粮食，还放牧着大量羊群。

“皇城台出土了大量的羊骨，统计后数量约在
几十万头左右。经过鉴定，这些骨是绵羊的，而不
是现在陕北地区普遍饲养的山羊。”石峁遗址考古
工作队队长邵晶说，“我们推断，石峁古城的统治
阶层，曾长期在皇城台设宴，招待各地的部落首领
和尊贵宾客。这也说明，当时的石峁区域牧业已经
到一定规模。”

石峁遗址还发掘出种植业的痕迹，因此考古
专家们推测，当年这里并非现在所看到的景象，而
有着较好的植被覆盖。这里也是农业文明和牧业
文明的交汇之地。

史料显示，秦汉时期毛乌素地区是气候温暖
湿润的绿洲。汉顺帝永建四年(公元 129 年)，汉朝
尚书令虞诩在给汉顺帝上书的《议复三郡疏》载，
这里“沃野千里，谷稼殷积……水草丰美，土宜产
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

2003 年 4 月，在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郝滩乡
发现汉代墓葬十余座，其中一座土洞墓穴的玄室
内壁有大面积彩绘壁画。壁画上部绘墓主人夫妻
半身像。中部左角绘有邸宅四合院，院外右侧绘禾
堆，禾堆右绘畦状分割水浇田，畦内长蔬菜农作
物；水田前绘水塘，塘中养有鸭子，长着芦苇；中部
右上角绘二人执锄于苗间，及一男子扶犁，执枝驱
二牛耕地。最下部为山中狩猎图，绘奔跑着的兔
子、角羊、野猪、虎豹及骑马射箭狩猎。这幅彩绘壁
画所绘半山半滩的生活场景图，与今郝滩一带地
形地貌相仿。

此外，榆林市榆阳区麻黄梁、神木锦界、横山
党岔及米脂、绥德等地出土的大量东汉画像石所
刻绘的农耕农作图、放牧图、狩猎图等，证明秦代
乃至东汉时期榆林境内还是气候温暖湿润、生态
环境优美的绿洲。

向沙漠退化的生态悲歌

陕西北部的榆林市，位于毛乌素沙地腹地，沙
区面积 2 . 44 万平方公里。榆林市林业和草原局
副局长王立荣说，毛乌素的沙化有气候变化的因
素，也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

从秦代起，榆林便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战争频繁，战火弥漫，人口增多。人们长期滥垦滥
牧，加之这里气候干燥，生态环境越趋恶化，北部

风沙区土地沙化不断扩大。到北魏太和十八年
（公元 494 年）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到夏州等地
考察时，这里已出现了“赤沙阜”“沙陵”，他在《水
经注》中记载了这一情况。

唐朝之后，毛乌素的情况更加恶化，唐长庆
二年（公元 822 年），当地已出现“飞沙为堆，高及
城堞”的情形。明万历年间(公元 1573 — 1620
年)，榆林城外之山已是“四望黄沙，不产五谷”，
双山堡(在今榆阳区麻黄梁镇)至宁夏之花马池
(今盐池县城)“榆林卫中、西路多黄沙环拥”。到
清雍正年间(公元 1723 — 1733 年)，榆林城已是
“风卷沙土与城平，人往往骑马自沙土上入城，城
门无用之物”。

榆林当地的记录显示，在 1949 年前的 100 年
间，榆林沙区已有 210 万亩农田、牧场被流沙吞
没，剩下的 145 万亩农田也被沙丘包围；390 万亩
牧场沙化、盐渍化；6 个县城、412 个村镇被风沙
压埋。

1 9 4 9 年 6 月时 ，榆林林草覆盖率仅有
1 . 8%，榆林县（今榆林市榆阳区）东城墙被沙湮
没，形同沙海“孤岛”，流沙蔓延至城南 50公里的
鱼河峁。榆包公路全部被埋沙底，榆溪河床因流
沙填充高出地面 1 米，时有决口。沙区所有河流
终年浑浊，每年向黄河输沙量高达 1 . 9 亿吨。整
个区域形成“沙进人退”的局面。

在榆林市靖边县东坑镇毛团村，年近期颐的
郭成旺老人回忆说，四五十年前毛团村周边都是
黄沙，有时候一场风刮过，地里的庄稼就被沙子全
埋了，村里人吃饭烧柴都很困难。

61 岁的毛团村村民王文双说：“我小的时候，
每年 10 月到来年 3 月就是刮风，真正是一场风刮
半年。沙子到处飞，大白天遮得啥也看不见。村子
周围都是沙，走上面半截腿都陷进去。”

一曲绿洲向沙漠退化的悲歌，在毛乌素哀奏
千年；毛乌素人久为风沙所苦，却不知道“苦日子
啥时候是个头”。

“愚公移山”治沙不已

黄沙埋地又压房，这样的条件迫使一些人不
得不远走他乡讨生活；但是也有许多当地人在风

沙中坚守，寻找着转机。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林业会议上，明

确提出了“普遍护林，重点造林”的方针。1950 年
4 月，陕西省政府制定了“东自府谷大昌汉，西到
定边盐场堡，营造陕北防沙林带”的规划，国家林
场建设与群众造林工程同步推进。

1981 年，榆林当地政府又制定政策，提出
可将“五荒地”（即荒山、荒沙、荒滩、荒坡、荒沟）
划拨给社员，允许长期使用，所植林木归个人所
有。1985 年，榆林再次放开政策，允许承包国营
和集体的荒沙、荒坡地。

在政策支持下，榆林有 44 万户农民承包“五
荒地”900 多万亩，涌现出不少千亩、万亩的个人
承包造林治沙大户。郭成旺就是其中的一位。

1985 年，已年过花甲的郭成旺承包了村子
周边的 4 . 5 万亩沙地种树。“当时我就想种上
树，挡住风沙，再给村里人弄点柴烧。”郭成旺
说，“开始的那些年，风沙太大了，种下的树常常
一晚上就给刮出来。”他咬着牙继续种，慢慢地，
树木扎下根，扛住了风沙并逐渐成林。

郭成旺年纪大了，他的儿子、孙子、曾孙子
们接手继续种树。凭着“愚公移山”的精神，他们
将 4 . 5 万亩黄沙变成了林区。

现在，郭成旺的大儿子郭喜和也已年过古
稀，他说：“我记得过去最想的就是让风沙变小，
不要让我再看见那些风沙梁子。现在这些都实现
了。”

“我爷爷那时候主要种的是杨树，我现在种
的是樟子松。去年我还试着栽上了苹果树，过几
年应该就能挂果了。”郭成旺的长孙、49 岁的郭
建军说，他最希望毛团村能有更多的经济林，村
里人能从林子里见到经济效益。

25 岁的郭涛是郭成旺的曾孙，从幼时到成
年，他曾亲手种下不少樟子松，对这种四季常青
的树木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说：“我最希望的就
是这些樟子松快点长起来，早日成材。”

如今的毛团村不仅不再惧风沙侵袭，还成
为远近闻名的蔬菜基地。王文双说，由于沙漠里
种上了树，风沙变小了，加上政府引导，2009 年
东坑镇的蔬菜种植就成了气候。现在这里的蔬
菜销售到广东、云南、浙江、四川等省区，还出口

韩国和越南。
“现在我们毛团村环境好了，产业起来了。

只要人勤快，蔬菜价格好，一家子每年挣个十
几、二十万还是很容易的。”王文双笑着说，“当
年这里到处是沙窝窝的时候，谁能想到还有今
天的日子？”

科学建功缚百万流沙

治沙 70 载，原本有着“驼城”之称的榆林，
森林覆盖率从 0 . 9% 提高到如今的 33%，860
万亩流沙全部得到固定和半固定，明沙已经难
觅踪影。陕西省治沙研究所副所长史社强为此
感到非常自豪。他说，中国的治沙技术在毛乌素
沙地治理实践中，不断应用、改进和提高。

“上世纪 60年代，榆林市在全国首创飞播技
术。飞播并非把种子撒下去就行，地点、时间和种
源都有讲究。当时没有定位系统，地面人员拿镜
子或红旗站在四角，提示飞播区域。”史社强说，
经过反复试验，种源最终确定为花棒等 5种易活
灌木，600 多亩沙地通过飞播技术得到治理。

在飞播开展之初，治沙研究所的技术人员
为了研究什么植物才适合在荒沙扎根，就背着
铺盖到沙区蹲点，和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他们吃糠、套犁、种草，几年的坚持下，不仅筛
选出合适的植物，还总结出“障壁造林”“开壕
栽柳”等多种治沙经验。

与飞播同期推进的是，从中国东北地区引
进了樟子松，填补毛乌素沙地缺少常绿树种的
空白。“经过十几年的观察，我们逐步掌握了樟
子松育苗、造林的成熟技术，成活率提高到
90% 以上。”史社强说。

从一棵樟子松也没有，到如今的 130 多万
亩，毛乌素发生了令人惊讶的变化。榆林市气
象局数据显示，2000 年至 2018 年，沙尘天气
呈现明显减少趋势。2000 年榆林市发生沙尘
暴 40 天，2014 年以后几乎再也没有发生过。

随着榆林林草面积的不断扩大，以史社强
为代表的治沙科技工作者着手进行新的研究。
“植被面积大了，但是植被种类还比较单一。我
们这些年陆续引进彰武松、班克松、长白松等树

种，探索不同树种的混交种植。”史社强说。这个过
程需要时间和韧性，但却充满希望。

2003 年通车的榆靖高速曾是中国首条沙漠
高速公路。曾频繁往返于榆林和西安之间的司机
李宝卫清楚记得，十几年前走榆靖高速，道路两
旁还是一望无际的黄沙梁，放眼望去满目苍茫，
印象最深的就是成片的草方格沙障，就像有人在
沙漠上绘制了巨型表格。这些草方格主要用来固
定沙丘，使流沙不易被风吹起，草方格上栽种沙
蒿、柠条等易于成活的沙生植物。

如今行驶在这条高速公路上，不仅看不到流
动沙丘，连片的草方格也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
是道路两旁延绵不断的乔木、灌木和草地。车辆行
驶在绿色长廊之上，李宝卫感叹：“这条路变化太
大了，哪里还看得出过去是沙漠！”

当地人说，现在要在榆林找片荒沙地那可真不
容易，一直往毛乌素深处走，兴许才能如愿。榆林
2000 年至 2018 年的植被覆盖卫星遥感图片，印证
着这一点——一整片黄色逐渐被绿意浸染。榆林也
成为全国首个干旱半干旱沙区国家森林城市。

重建生态“万里长征”

现在，毛乌素的流沙已经蛰伏在绿色植被之
下。但沙漠真的“消失”了吗？治沙者是否可以功成
身退？

张应龙却说：“造林仅仅是遏制了沙化，治沙只是
‘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的治沙基地位于毛乌
素，被四周郁郁葱葱的树林拱卫着。夏日的午后，林间
鸟啼虫鸣，一片岁月静好。

但他依然清晰地记着，初到这里时的景
象——大漠风沙，日色渐昏，沙丘连着沙丘，起起
伏伏延伸到天尽头，就像民歌里唱的“三十里明沙
二十里水”。

2003 年，张应龙带着全部身家 300 多万元，
一头扎进毛乌素治沙。多年过去，他把 300 平方公
里无人区的植被覆盖率从 3% 提高到 65%，形成
38 万亩的林草地。

“历史用 1000年把草原、森林变成了荒漠，我们
用 70 年把荒漠变成了现在的样子。但有了绿色并
不意味着沙漠‘消失’了。目前的绿色还很脆弱，还存
在再次沙化的可能。”张应龙说，“只有生态系统实现
了自我循环，毛乌素才有可能回到千年前的样子。”

多年前，张应龙就开始了重构生态系统的尝
试。他的努力吸引了来自中国科学院、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团队。专家们在
张应龙的治沙基地开展各项研究，也为基地的实
践提供科学指导。

经过多年的实践，张应龙找到一种叫“长柄扁
桃”的灌木兼备生态与经济特性。“长柄扁桃根系特
别发达，抓沙固土和适应能力更强；存活期长达百
余年。一旦成林，能够长期发挥生态效益。”张应龙
说，“一般灌木隔几年就需要平茬，否则会自然枯死。
长柄扁桃却不需要平茬，能节省大量管护费用。其
本身还是一种油料作物，有很好的经济价值。”

张应龙在基地中，辟出了长柄扁桃与紫穗槐
的混交林、长柄扁桃营养钵大苗林地等多处“实验
林”。他还利用毛乌素沙漠天然形成的“新月状”沙
丘，试验种植葡萄、蓝靛果等经济作物；自建试验
田，种植蓝莓、黑莓、沙地红枣等，希望沙区也能变
成“瓜果之乡”。

张应龙的尝试还在继续，林地中出现了让人
兴奋的变化。“2013 年开始，不知道哪里来的榆树
种子在林地里自己长起来了，到现在有几万株，说
明这里的环境足以让种子自己生长。”

随后，15 万亩的樟子松林地也带来意外的惊
喜。“前几年我们发现，林地里长出了好多野蘑菇，不
知道是什么品种，不敢摘也不敢吃。”张应龙说，“今
年专家来一看，说是野生的牛肝菌、羊肚菌，而且品
质特别好。数量又多，进林子随手就能摘一大捧。这
可是个大产业！”

中国科学院院士邵明安，在张应龙的基地中
发现了更为可喜的现象——这里林地中出现了
“固碳”的现象，这是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土地肥
力提升的重要标志。

“如何把沙子变成土壤？是我们正在研究的课
题。把碳固定下来，土壤的肥力提升了，就能带出
林下经济。如果这能实现，群众就能受益。那就真
应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邵明安说。

在樟子松林中，一层层落下的松针铺满了地面。
拨开枯枝落叶，能够看到，地面几毫米的土壤是黑色，
捏上去有一定的黏性，呈现半沙半土的状态。邵明安
说，这是碳被林地固定后产生的现象，这里的沙地正
在出现生态好转的变化。“如果是自然修复，良性变化
的过程非常缓慢，达到现在的样子可能就需要上百
年。但是人工干预，加速了这个过程。”邵明安说。

对此，张应龙也很感慨：“沙地的变化是非常
缓慢的。破坏生态可能只要很短的时间，治理却可
能需要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更长。这么多年我深刻
感受到，不是我改造了沙漠，而是沙漠教育了我。”

5 年前，张应龙在治沙基地中引进了澳大利亚
特有的鸸鹋，目前这些鸸鹋已经安居繁育成功。张
应龙准备将这个不断壮大的“家族”放养在生态初
步修复的基地林中。“把鸸鹋放到林地里，能清理树
下杂草，减轻防火压力。它们将会成为沙漠生态系
统实现自我循环的重要一环。”他说。

张应龙这两年还试种了 30 亩水稻，东北长粒
香和宁夏的珍珠米都试种成功了，口感不错。他
说：“沙漠里种水稻，因为太耗水并不值得推广，但
我就想证明，这里有重建山水林田湖草的生态系
统。毛乌素沙地治理已经完成防沙治沙的第一步，
进入护沙用沙的第二步，也开始向唤醒沙漠自我
生态循环系统的第三步迈进。”

有人问张应龙：“沙漠治好了，你准备干什
么？”

“如果有一天，毛乌素生态系统能够自我循环
了，才能说明沙漠真的消失了。那时候我就可以滚
蛋了！”张应龙说，“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决不
会当逃兵。我会扎在沙漠里，继续唤醒沙漠生命的
力量！”

▲一辆汽车行驶在榆林市横山区沙漠治理与未治理的分界公路上（2018 年 8 月 4 日无人机拍摄）。
拼版照片左图：1998 年 8 月，榆林市靖边县郭成旺老人带着曾孙行进在沙漠中。老人的希望是：子子孙孙植树造林，直到沙漠都变成绿洲；

右图：2020 年 5 月 22 日，99 岁的郭成旺老人（左）与孙儿郭建军抱着当年栽下的第一棵杨树，向参观者介绍当年植树的情景。本报记者陶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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